
口述 陈曦 采写 张洁

陈曦是“90后”，曾在天津市实验

中学任教，后辞职写作，是天津市作

协文学院签约作家。他历时四年将

庄子哲学巧妙地融入儿童文学《少年

逍遥游》，为创作《梅兰芳：京剧大师》

深入研读十余本传记。从讲台到文

坛，他探寻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他

看来，传统文化的魅力不在于其高深

莫测，而在于能否进入孩子们的内

心，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被书刊点亮的岁月

始终在我笔下活着

我的童年是在廊坊姥姥家度过
的。姥爷是农民，却嗜书如命。我小
学时就习惯了囫囵吞枣般地读那些
大部头的书。说来有趣，我爷爷是大
学老师，藏书虽多，却不及姥爷的书
驳杂。如今姥爷八十多岁了，记忆有
些模糊，却总念叨：“我的书都是给你
的。”那些泛黄的旧书，成了我最早的
文学启蒙。

后来我回到杨村一中，小城的书
摊比图书馆更让我着迷。放学后蹲
在书摊前，腿麻了也不肯走，读到深
夜也是常事儿。无论是《儿童文学》

《少年文艺》的旧刊，还是上世纪60年
代到90年代的书，都能轻易翻找到。

真正让我走上写作道路的，是我
的初中语文老师冯淑娟。教我时她
已是全国特级教师了，她从不作教条
式的指导，只说：“你们每个人都是作
家。”她让我们模仿经典，再慢慢挣
脱，写自己的故事。13岁那年，她帮
我投出第一首诗，发表在《东方少年》
上，写的是我童年记忆里的石子路。
“90后”像是一群早早隐退的旁

观者，因为内心不够强悍，恐惧评价，
但那些被书摊、旧杂志和老师们点亮
的岁月，始终在我的笔下活着。二十
年来，我几乎每个月都有文章见报。
这或许是我们这代写作者的幸运，我
们是被老一辈作家、资深编辑托举
着、呵护着长大的。曹文轩、张之路、
金波、金本等文坛翘楚，真是一步步看

着我们成长起来的。
大学二年级，我仍在写诗歌。但

当我不再能自然捕捉到孩子眼中转瞬
即逝的火花时，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
是成人诗歌，要么是儿童文学创作，我
选择了后者。诗歌是纵身一跃的艺
术，但小说不行，它是含蓄的，人物的
悲喜、故事让读者慢慢品，需要内外
双线的严丝合缝。

刚开始写小说，最让我头疼的是
场面描写。我的导师、北师大文学院
张莉教授点拨我：“回到你的专业
去。”于是我重读鲁迅，懂得了什么是
谋篇布局。徐子东老师有句话说得
妙：“鲁迅是座山，张爱玲是条河。”学
语言节奏，我转向张爱玲，她擅用镜
像、月光等意象表现时间流逝。

冲突要写得精彩，还得看金庸。
令狐冲出场时的潇洒，华山论剑时的
气势，都是现成的教科书。但要找到
自己的声音，必须回到故乡的语境。
铁凝笔下的《笨花》《玫瑰门》给了我
语言的基底，而冯骥才先生对民俗的
俏皮书写，则让我在短篇中找到了自
己的腔调。就这样，结构有了，节奏
有了，语言风格也有了，剩下的故事，
就得让它自己成长了，就像在大树的
荫庇下，慢慢长成一株有自己年轮的
小树。

新作品《少年逍遥游》

是为孩子准备的锦囊

我的小说创作多以中国传统文化
为主题，面向儿童读者，而这一博大精
深的文化宝库也正是我灵感的源泉。
绘本《一条很长很长的路》是一部讲述
昆曲传承的作品，承载着太多期许。
记得在昆山“小昆班”采风时，“梅花
奖”得主周雪峰老师带我走过那条“很
长很长的路”，从市区开车到公交站，
再转“三蹦子”，才能抵达乡村教室。
起初只有三个半学员，那半个，是个趴
在哥哥背上看戏的娃娃，如今已走出
十几个“小梅花奖”得主。
《梅兰芳：京剧大师》的创作，则

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两年的写作
历程，背后是我对京剧十多年的热爱
与积累。这本传记成了孩子们认识
大师的窗口。最动人的是豆瓣上的
读者留言：“原来‘蓄须明志’四个字，
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这些作品像戏曲行当里的丑角，
表面插科打诨，内里严肃深沉。《男
旦》里学戏的男孩其实是在对抗校园
暴力，《穆桂英挂帅》里的陈皮要找寻
的是戏里的义。就像梅兰芳先生说
的：“戏要三分生。”写给孩子看的传
统文化，也得留七分天真，三分深意。

新作《少年逍遥游》四本薄薄的
小书，每本不过万余字，却耗费心
力。要让八九岁的孩子读懂两千年
前的智慧，还不能偏离庄子的精神底
色，这是创作的难点。我见过太多焦
虑的孩子：害怕考试失利，恐惧黑夜
降临，甚至不敢直视深海；见过骄傲
与自卑如何撕扯着他们的心灵；更目
睹过无数手足无措的告别。庄子的

《逍遥游》不是给垂暮之人的安慰剂，而
是为这些困境中的孩子准备的锦囊。

我做了很多笔记，研究了六部关于
庄子的专著。编辑打趣说：“你这哪是
写书，简直是在给当代教育开药方。”我
在书里反复强调：逍遥不是躺平，而是
在明确底线后的自在飞翔，就像大鹏
鸟，它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就勇往直前。

有位古代文学专家质疑：“你写的
真是庄子吗？”我反问：“子非鱼，安知鱼
之乐？您也不是庄子啊。”学问的价值
不在于复述经典，而在于让古老的智慧
照亮当下。就像“鲲化为鹏”的故事，庄
子早已讲述了“变与化”的奥秘。鲲，在
古代文学词典里是“小鱼”的意思，庄子
笔下转眼却能“不知其几千里”，这不正
是在教孩子打破成见吗？

最让我触动的是“告别”那一章。
男孩用梦笔点化外公病痛时，每一处症
结都浮现爱的回忆。庄子告诉痛哭的
孩子：“想哭就哭吧。”这恰恰是现代教
育最缺失的，我们总要求孩子懂事，却
忘了真正的成长是接纳所有情绪。

当我在为书中角色设计困境时，自
己正经历着同样的焦虑。朋友说我：
“写庄子的人自己焦虑，不是笑话吗？”
但这让我明白，传统文化不是摆在博物
馆的展品，而是可以握在手中的火柴，
能够擦亮自己，照亮前路。

“虽千万人吾往矣”

总有东西超越算法

我从小就话多，后来自己当了班主
任，看着讲台下叽叽喳喳的学生，突然
明白——原来有创造力的人，都憋不住
要表达。站在讲台上的我渴望成为孩
子们无话不谈的朋友，却不得不扮演那
个要求他们背诵默写的老师。

记得讲解课文《孤独之旅》时，看着
台下闪烁的眼睛，我突然想：“如果我能
写出这样的作品，是不是比反复分析段
落大意更有力量？”奇怪的是，越是投身
创作，我越珍视曾经的教师身份。

我在《作文通讯》开了专栏，那些年
站在讲台上看过的学生作文，都成了我
最珍贵的样本。我曾在《隐秀庵听雨》里
写忽然间的感悟，在《稻浪翻涌水长流》
中写对自然的感知，在《登斯楼也》里写
登高时的几重感受。有趣的是，这些作
品陆续出现在各地模拟考题里。就像我
当年在课堂上常说的，语文的魅力，正在
于它既容得下“一千个哈姆雷特”，又守
得住文字最基本的逻辑与温度。

我常抛出这样的灵魂拷问：“当地震
警报响起，AI（人工智能）会建议你立即
逃生，但为什么总有老师选择最后一个
离开？”一个男生举手：“因为算法里没有
‘师德’这个参数。”教室里的学生都笑
了。就像“上甘岭战役”中的志愿军战士
不会计算生存概率，愚公移山时也想不
到子孙后代会发明电锤。这些故事里藏
着比算法更重要的东西：知道有些事“虽
千万人吾往矣”。

当AI给出最优解，总有人选择“虽
不合理但合情”的选项，而这正是我们传
统文化的底线，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浪漫。就像我在书里写到的戏曲代课老
师，明知留守儿童合唱团拿不了奖，还是
每周辗转三趟车去教他们。问他图什
么？他指着孩子们：“你看他们眼里的
光，像不像当年第一次登台的我？”

语文教材里那些穿越千年的文本，
本就是精妙的阅读范例。我想在《逍遥
游》和考卷间架起一座桥，当孩子为“鲲
鹏之变”的阅读理解题抓耳挠腮时，书里
那个害怕深海却勇闯龙宫的男孩，或许
能让读者真正触摸到庄子的温度。

天津“90后”作家著书探寻传统文化

让孩子读懂古人智慧

讲述

罗立妮 琴弦上绘就水墨丹青
文 王小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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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观众席，曹禺特有的戏剧情节按部就

班地推进，舞台灯光一暗，大提琴声如泣如

诉。演员在台上说着台词，身后是一道落寞的

孤影，演奏者整个身体跟随琴弓的起伏而律

动。那曲调，如一朵呜咽的花，轻轻落在我的

耳郭，丝缕交错，溪流一般细细地倾诉。大提

琴的介入，让曹禺的经典剧目《原野》有了新颖

的亮点。谢幕时，我才看到大提琴演奏者是罗

立妮。

她为人温和，在一众朋友里她更喜欢倾

听，而且听得特别认真，眼眸明亮。如果偶尔

的表达被打断，她会笑着咽下要说的话，继续

看着大家争着发表想法。在排练厅，罗立妮的

琴声总似一缕穿堂而过的春风，时而裹挟着

《梁祝》楼台会与小提琴的深情对话，时而晕染

出《贵妃醉酒》的翩翩水袖。这位将大提琴的

西方骨架注入东方魂魄的艺术家，用琴弓编织

出一场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谈。

威斯敏斯特梨园惊梦

琴声与戏腔千年邂逅

2016年冬夜，寒冷的空气弥漫在伦敦街
头。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即将上演伦敦首届
中国新春音乐会。北京时间凌晨3点开演，罗
立妮的时差还没倒过来，但还要保证嗓音通畅
清脆，克服紧张带来的压力。

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灯火辉煌、人头攒
动。舞台布置得美轮美奂，仿佛梦幻世界。罗
立妮身着中国红的演出服，迈着轻盈的步伐，
怀抱大提琴缓步登场。衣服的红艳如同盛开
的牡丹，肩膀处金色绣片衬托着她的脸庞。

随着《梨园风雅》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前奏，
罗立妮的琴弓轻触弦丝，弦音如墨滴入水般晕
开。左手熟练地揉弦，右手弓法顿挫有力，在
她的巧妙演绎下，大提琴那浑厚的共鸣配合着
京胡和整个乐队，曲牌音乐勾画出的欢腾场景
瞬间吸引了全场观众。

突然，琴声戛然而止。昆曲旋律悠然飘
荡，古筝、琵琶、箫如同三位雅士，在曲径通幽
处款款而出。罗立妮以水袖半掩面庞，那水袖
轻盈地飘动着，仿佛盛开的花朵。她从乐队中
迈步走到舞台中央，轻念定场诗，声音空灵、悠
远，好似仙子，让人不禁陶醉其中。一段梅派
经典剧目唱段，“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
东升……”从她喉间婉转流出。嗓音清脆、甜
美，像黄莺啼鸣，每一个音符都是一颗珍珠，圆
润而饱满。

大乐队的精彩演绎如月下回廊，默默托起
唱腔的九曲回转。西洋乐器的共鸣箱，震颤出
东方园林的虚实相生。在这奇妙的音乐组合
中，观众仿佛置身于一座古老的东方园林中，
月光洒在回廊上，贵妃在园中翩翩起舞，歌声
悠扬、琴声婉转，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美
景。在《梨园风雅》辉煌结尾处，罗立妮用冲破
云霄的甩腔，把整个演出带入高潮，在京剧的
锣鼓声中，一段段梨园岁月故事落下帷幕。

在演出前经过了无数次排练和精心设计，
才能够将大提琴与京剧唱腔完美地融合在一
起，呈现如此精彩的演出。这个作品跟随天津
歌舞剧院走过了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中
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赢得掌声无数。

藏在琴箱里的山河岁月

从河北梆子到金色大厅

对于罗立妮来说，童年记忆中的戏曲是她
艺术基因里的密码。因为住在艺术家云集的
大院里，河北梆子《大登殿》不知道从哪扇窗户
就灌进了她的耳朵。梆子腔抑扬顿挫，每一个
音符都充满力量，仿佛在诉说古老的故事。

儿时的罗立妮在小白楼音乐厅看了一场
波兰室内乐钢琴三重奏音乐会，风度翩翩的演
奏家用美妙的音乐把她深深吸引，正在陶醉
时，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小蝙蝠，随着音符舞
出独特的线条，像是受过音乐训练一样合拍。
台下的罗立妮看呆了，继而跟着大家发出惊讶
的声音，台上的演奏家们也注意到眼前翩翩起
舞的小蝙蝠，大提琴家开心地晃动着弓子配合
这个懂音乐的小精灵。一切都像被施了魔法，
特别幽默有趣，大家都被逗笑了。那场音乐会
太过美好，让罗立妮领略到了音乐的魔力，她
想以后也要在这个舞台上演奏。

大提琴的音色最接近人声。琴就像是演
奏者身体的一部分，想要人琴合一，自己要先
唱起来，演唱的气息处理与琴弓的运弓气息是
相通的。罗立妮说，上学的时候，公共洗漱间
里每天都回荡着戏曲班的女生们美妙的声腔，
带着“水音儿”，此起彼伏。就是那些岁月的浸
润，让她听会了多个剧种的唱腔，也为以后的
演唱奠定了基础。有的时候琴房紧张排不上
点儿，她就在空荡荡的洗漱间或是厕所里练
琴，《天鹅》《浪漫曲》竟被拉得怪好听的，只是
优雅或清丽中难免带点儿奇怪的味道罢了。
有时她又被挤到学校的一个屋顶大露台上练
琴，她从心底膜拜传说中的冬练三九、夏练三
伏，怀抱神圣的使命感，春夏秋冬让学校隔壁
的街坊邻里被迫天天听她吹拉弹唱。

儿时记忆中戏曲的节奏和韵律，逐渐成为
罗立妮处理大提琴曲目的灵感源泉。她将传
统戏曲的顿挫融入大提琴的演奏中，每一个跳
弓都像是一颗跳动的心脏，充满了生命力。

她改编的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音乐，
让西方观众惊诧不已。低音区持续的颤弓可
以营造出深夜宫廷的寂寥，而当大提琴跟京胡
轮番奏出一段上行的琶音，全场观众又仿佛能
听见戏曲里“急急风”的肃杀。在演奏中，板鼓
跟着京胡，箱鼓跟着大提琴，两边用音乐激烈
对奏，那节奏紧凑、有力，如战鼓在耳边敲响，
让人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

从天津音乐厅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一场又
一场演出，罗立妮用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诠释着
她心中的艺术世界。“大提琴是我的水墨长
卷。”她曾这样说。在她的眼中，大提琴不仅是
一件乐器，更是她表达情感、描绘世界的工具。

练就琴弦上的工笔画

传统意境的现代表达

罗立妮的工作室里挂着一幅《韩熙载夜宴
图》，画中乐伎的琵琶曲线与她收藏的巴洛克
琴弓形成奇妙对话。视觉艺术的浸染，让她的
音乐改编充满画面感。在《贵妃醉酒》中，大提
琴用连续下行的半音阶模仿旦角醉步的踉跄，

高音区的泛音似金步摇的颤动；而当京胡
加入，两种乐器以卡农形式追逐，仿佛杨贵
妃与李隆基在镜中映照的倒影。

教学现场，罗立妮指导学生用大提琴
演绎《采茶谣》：“想象琴弓是毛笔，A弦作
青绿山水，C弦化焦墨皴擦。”当学生奏出
贴弦实声和连续的自然泛音时，她引导：
“这是山歌在山谷里的回声，有实有虚，就
像国画里的浓墨淡墨，要让泛音的余韵像
水墨在生宣上晕开。”

2006年冬天，罗立妮受邀第一次进入
话剧《原野》剧组，一切都很新鲜，看导演排
的那场戏，是焦母和仇虎对峙的大段对白，
以及焦母扎小人儿的针暗喻扎在小黑子的
身上……罗立妮被剧情紧张、心痛的气氛
压得透不过气，泪水模糊了双眼……“天黑
了没有？”“快黑了！”呐喊过后，出现了虎子
和金子八年后的第一次相见，导演要求此
时悲情的大提琴声闯入二人世界，让这悲
悯的声音伴随人物的恩恩怨怨。用什么样
的音乐更能贴合剧中人物命运？

当罗立妮把按照剧情改编过的一系列
协奏曲、乐曲拉给导演听时，效果出奇地吻
合。一组充满戏剧性的低音，从黑暗中爆
发出来，以至于后来剧组里的人见了她就
会条件反射地唱出这一句。

导演说：“琴声一响，这个戏立马高级
了。”在后来的排练、演出中，罗立妮每一次
的感受都不同——或许是随着生活阅历的改
变，不同时期演员对作品人物的理解发生着变
化，加上不同的演出场地和不同观众的反应，
也让同样的台词有着节奏上的变化，舞台调度
也每次略有不同。种种不确定性，决定着现场
演奏者要根据话剧演员的动作、台词，在情绪
收放中调控，演奏者还要呈现发自内心的情感
表现，说白了，就是需要具有即兴演奏的能力。

即兴，是罗立妮比较擅长的。让每一次的
演奏都有新鲜感，人物和音乐的交融都能撞击
出火花，这可能就是舞台艺术的魅力吧。

当大提琴声引出古陶俑唱出莫扎特的《安
魂曲》，所有悲剧人物的灵魂都仿佛得到了救
赎，内心寻找到了安宁。这个戏至今演出百场
之多，参加各大戏剧节时，大提琴的音乐部分
也都引起了专家评委和观众的关注，一致认为
是该剧的灵魂和亮点。这版《原野》成为天津
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剧目。

琴语无界用匠心演绎

东西音乐在弦上合璧

与其他音乐家的合作，彰显出罗立妮对多
元文化的驾驭力。在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
协奏曲》的演绎中，她将第二乐章处理得宛如
京剧慢板，每个乐句的呼吸都带着戏曲的“气
口儿”；而在波佩尔的《波兰舞曲》作品里，她大
胆采用传统戏曲的“蛤蟆气”技法，让大提琴的
G弦迸发出类似板胡的金属质感。西洋的优雅
与东方的炽烈在弦上交融，汇成大河。

原创跨界作品京胡大提琴与京剧演唱《贵
妃醉酒》，对罗立妮而言最具挑战性。器乐演
奏部分完全是她和同事经过一年时间的创作、
修改、打磨的原创音乐。创作期间，她听了大

量京剧唱腔、曲牌，大提琴音色深情、旋律
婉转，京胡具有迷人的穿透性音色。考虑到高音
区的京胡和中低音区的大提琴音域音色的搭配问
题，她和同事一边写一边试。

乐曲的表现手法还要多样化。比如有一段京
胡演奏旋律时，罗立妮用左手滑抹弦，右手拨弦的
手法模仿古琴声音来配合，用卡农的手法展现两
个乐器声部相互追逐的效果。以及用敲、弹琴的
面板、侧板不同位置，模仿戏曲板鼓的声音。

在个人华彩段落，她挖掘大提琴的快速跳弓、
换弦、双音、大跳换把等技巧，使乐曲在抒发情感
之外，更具技巧难度的可看性。两个声部时而缠
绵，时而跳跃。京剧念白和唱段采用梅派经典剧
目《贵妃醉酒》的片段，由罗立妮担任演唱。

罗立妮和几位优秀乐手组建了蒲公英弦乐四
重奏组，除了演奏大家熟悉的莫扎特、海顿、柴可
夫斯基等外国作曲家的作品之外，剧院的一位作
曲家还为重奏组写了多套组曲，如《十二星座组
曲》《海河漫步组曲》等。有时为了一种弓法，大家
要研究很久，作品打磨成熟后，才会上台演出。

罗立妮常回想起那段忙碌的时光，西岸艺术
馆的尖顶建筑结构赋予了独特的音响空间，不用
扩音设备，每件乐器的声音都能体现出很棒的效
果，让演奏者很享受。每次演出后，观众还会和艺
术家们探讨感想，艺术沙龙式的氛围特别温馨。
《海河漫步组曲》之《海河上的桥》，描绘了大

桥钢铁之躯的工业味道，节奏型模仿游轮的马达
声和汽笛声。演奏家用乐器带大家身临其境，感
受海河的美丽画卷。罗立妮的琴箱里，盛着海河
的晨雾、中国戏曲的星火以及维也纳金色大厅穹
顶下的月光。当她俯身拉响琴弦时，人们听见的
不仅是巴赫的诉说，更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当今时
代的艺术心跳——那琴声里流淌的，正是中国文
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永恒诗章。

王小柔：你的京剧念白太专业了，从大

提琴演奏到京剧韵味的自如切换，这是如

何练就的？

罗立妮：俗话说“千斤话白四两唱”，戏
曲京剧的念白，是考验演员唱念功力的重
要部分。其中的京剧吐字归韵、口腔控制、
五音四呼、十三道辙口的练习，数灯、数羊、
数泉的气息练习，“蛤蟆气”的快速换气法，
都是每日必练的功课。后来我又在天津民
族乐团演奏的作曲家王丹红的民族管弦乐
作品《四季留园》中，用昆曲味道的念白展
现苏州园林的意境，为了更准确地呈现江
南水乡的意韵，我还参考了昆曲大师的《游
园惊梦》，区别昆曲与京剧念白的味道，在
演出中获得了高度认可。

王小柔：把西洋乐器与中国的民族音

乐结合，在交响乐中演绎京剧唱腔，你真的

做到了中西合璧。这种演出形式国外观众

反响如何？

罗立妮：记得在2019年，我们
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风雅颂”
小组到中美洲三国进行文化交
流。在当时刚刚与中国建交的
国家萨尔瓦多演出之后，我们
得到了当地观众的热烈反响。
在机场候机时，有位当地的老太
太认出了我们，她表情非常夸张，
兴奋地大声说着西班牙语。通过
翻译转述，老太太的意思是说，昨天

在音乐厅我看到你们的表演了，特别精
彩，中国的音乐真是太棒啦！萨尔瓦多人
民通过我们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这一台
精彩的音乐会，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中
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对我们
说，这正是咱们想要的效果。作为中国的
艺术工作者，能为国家对外宣传作出贡献，
我倍感欣慰和自豪。

王小柔：音乐的美好是能够直击心灵

的，作为艺术家，你的记忆里会有一直停留

在脑海里的某些情节吗？

罗立妮：和大家一起去旅行演出，也是
特别美好的记忆。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较远
的地方，汽车行驶在宽阔的大路上，落日余
晖把天边染成橘粉色，CD机里播放着我
们演奏的《星座组曲》之《射手座》。那是一
首速度非常快又很好听的乐曲，演奏起来
特带劲儿，弦乐弓速是那种风驰电掣的感
觉。每次演奏时我都又爱又怕——爱它的
好听；怕它把手拉得抽筋儿。此刻我们的
车配上这样的音乐，就像离弦的箭奔向橘
粉色的远方，那梦幻般令人沉醉的时刻，至
今无法忘怀。

王小柔：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音乐类

型创作吗？

罗立妮：去年在剧院领导的安排下，我
协助知名音乐人参与创作了新作品《赏牡
丹》。运用古诗词、京剧、昆曲元素，结合器
乐、演唱，用新的形式展现古老的中华文
化，受到好评，被列入二十四节气系列演出
之《赛龙夺锦》当中。马上，天津人艺版《原
野》要开始今年的巡演，我还没接到具体的
演出时间。

（图片由罗立妮提供）

罗立妮访谈
戏曲声腔与西方节拍融合
大提琴也能做到丝竹凝香

上津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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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立妮

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
团大提琴首席。曾赴维也纳
金色大厅、悉尼歌剧院访问演
出。作为金孔雀室内乐重奏
组成员，获得天津市第六届
民族器乐大赛组合类一

等奖。

陈曦


